
一、复　　活

早上 7 点 45 分，夏天元像往常一样开车路过学校门口。他降下车窗，注视

着门口来来往往的家长和学生，这是他接送儿子养成的习惯。片刻后，夏天元驶

离学校门口，他慢慢地将车窗关上，车窗外的光线随之变得暗淡。

两年前，夏天元的妻子安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留下三岁的夏川。没

有好好陪过儿子，是夏天元心中的遗憾。妻子去世之后，夏川一度和爷爷奶奶住

在一起。夏川不知道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全家人都哄着对他讲：妈妈去到很远

的地方工作，要在夏川长大后才能回来。

夏天元总是爱做同样的梦：梦中是在自己年少的时候，他凭借着双脚往下

蹬。身体慢慢飞起，不是很高，掠过树梢。当身体完全飞起来时，远处连绵的群

山逐渐映入眼帘，那是他魂牵梦萦的贺勒山。他鸟瞰着大地，那山川、旷野，那

呼啸在耳边的风声，令他沉醉。每次从这样的梦中醒来，夏天元的心情都非常

好，快乐的童年记忆像溪水一样缓缓流过。

差不多两年半前，那时安平在医院里已经昏迷了三周。夏天元在那段时间

里像是着了魔似的，他疯狂地学习和研究生物芯片的相关内容。在医院宣布安平

脑死亡的前一周，夏天元曾一度把安平接回家中几天。在安平的生命衰竭报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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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夏天元不得不请他在西坦最好的朋友—西坦人民医院脑外科医生胡相

文的协助，把安平送回医院。胡相文组织脑科医生进行会诊，专家们向夏天元发

出了安平病危的通知。3 月 18 日，医院向夏天元开出了安平脑死亡的证明。

离开办公室前，夏天元关掉了计算机。在屏幕全黑的一瞬间，恍如人的思

想飞逝而去。

“天元，晚上一起喝一杯，好吗？”在夏天元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高

中光叫住了他。

作为阳山研究所的副总裁和总工，高中光主导着研究所的里里外外。

阳山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不仅是 CHC 集团的核心机密，也是国家的最高秘密

之一。选择西坦这样的小城市作为研究基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密需求。

 “好吧。”夏天元随口答应着。

高中光多年前在国外就迷上了喝红酒。在富江边的八峰山植物园右手边，

有一间叫光影止步的红酒店，高中光总是喜欢在那里喝酒。他们从电梯直下到地

下停车场，高中光快速地用遥控器开启了他的电动汽车，那是一部 CHC 集团最

新的研究成果—T 型电动汽车。夏天元识趣地收起了自己的车钥匙。

“怎么样？天元。要振作起来，你是研究所的核心！”高中光关切地说。

“我真的想时间能够止步呀！那样可以给我们多争取些时间。”夏天元平静

地回答。

“是呀，我们现在就去找那种感觉。”高中光瞄了一眼夏天元说。车子在江

边飞快地行驶着。

“给我开一瓶爱士图尔，我们 20 分钟后到。”高中光用车载电话和红酒店的

人交代着。

安平比夏天元小两岁，但是安平是夏天元心中的姐姐。夏天元在遇到安平

之前的生活非常简单：好好读书，正直做人，努力工作，这就是全部。安平是

夏天元见过智商最高的女人，夏天元曾经想过：安平的智商应该有 160，或者更

高。安平生前从事高能激光的研究，她所从事的专业和课题，没有影响安平对夏

天元和夏川的关爱和照料。安平离开北京，来到西坦加盟 CHC 集团后，不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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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忙，对他们父子俩的耐心和关心似乎从来不知疲倦，直到她遭遇不测。

“下车吧。”高中光停好车说。走进红酒店，迎面飘来了耐金柯尔的爵士乐，

这种感觉是夏天元喜欢的。“今天我没有要房间，我们就在高台上喝吧。”高中光

拉着夏天元走到窗边靠近江景的高台上。

“高总，晚上好。”一个女人过来和高中光打着招呼。“好啊，再好也没有你

好。尊敬的晓雯小姐。”作为礼节，夏天元也转身和那位叫晓雯的女士点头示意。

“这是我的同事，夏天元，夏主任。上次我带他来你这儿时，你不在。”高

中光愉快地介绍着。

“我刚从法国回来，在布艮地待了两周。”晓雯微笑着对夏天元说。

“真不错。”夏天元附和着。

“晓雯，今天我们来份炭烧牛排，再一人一份鹅肝。”高中光笑着安排了菜。

“请拿三个杯子过来。”高中光补充道。

“好的。”晓雯转身去厨房安排。

“天元，喜欢这个地方吗？”高中光问。

“喜欢，有种怀念的感觉。”夏天元说。

“晓雯，今天你要好好和我们一起喝点。”高中光见晓雯走来大声说。

“好啊！高总，夏主任，和你们这样的大科学家共饮是我的荣幸。”说着，

晓雯坐在了夏天元的斜对面。夏天元抬头看了下晓雯：这个女人感觉上应该是

三十三四岁的年纪，人比较瘦，个子很高，应该在 170 厘米以上。妆容得体，有

着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

夏天元突然想起了安平，安平也差不多有 170 厘米的身高，只是没有晓雯

那么瘦，安平不怎么化妆，她没有时间。夏天元不自觉地在拿安平和晓雯比较。

“天元，晓雯是西坦人，不像我们是外来户。”高中光的话把夏天元从走神

的思绪中拉了回来。

“晓雯，你很优雅，没想到是西坦人。”夏天元冒出这么一句话。

“西坦是个小地方，但我们西坦人很真诚，很……”不知为什么，晓雯没有

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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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醒了 40 分钟了，差不多了。来吧，朋友们。”高中光说着举起了

酒杯。

“天元，你也不主动敬一下我们晓雯女士。她可是咱们这里的名媛，和她共

饮，那是咱俩的荣耀。”高中光看见夏天元有些走神，便示意他敬酒。

“哪里，高总您太抬举我了。你们是贵客，又请我喝这么好的酒，这才是我

的荣幸呢。来，高总，感谢您。夏主任，咱们一起敬高总吧。”说着，晓雯举起

酒杯望着夏天元。

“晓雯说得对！咱们一起敬一下高总。祝他快乐、顺利！经常领我们喝好

酒，也把我带一带，尽快提高一下。上次我们过来你不在，高总给我做了一次红

酒鉴赏的启蒙教育，让我受益匪浅！感谢老板，感谢老师。”夏天元赶紧端起酒

杯向两人致意。

第二天来到办公室后，夏天元拿起电话打给胡相文。

“相文，我的技术难题有解吗？”夏天元问。

“理论上可以达到，我是说理论上。但是实操上不确定性非常大。”胡相

文说。

“全靠你了。相文，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夏天元激动地说。

“我知道。可是，你真的决定了吗？”胡相文问道。

“决定了。你定时间，到我家里的实验室来。”夏天元说。

“好吧，但愿我们不要后悔。”胡相文说道。

夏天元在家里拥有一个最高等级的秘密实验室。实验室很大，也很神秘。

整个实验室安排在别墅的地下室里。夏天元住的这栋房子，是 CHC 集团作为对

核心技术人员的最高待遇安排给他的。别墅的位置相当好，离晓雯的光影止步红

酒店很近，就坐落在富江东岸的八峰山南麓。夏川的爷爷奶奶去了杭州，别墅里

只有夏天元自己。安平去世后，夏天元和儿子由保姆李梅来照顾。

夏天元用双重密码打开地下实验室厚厚的大门。他慢慢走下楼梯，一百多

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放满了计算机，大部分设备都是最近几个月才刚刚到位的。

细心人会发现，每台设备的不显眼处竟然有个小标签，上面的加密编码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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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级别。

夏天元走近小型冷库，里面有一个盛有液态氮的钢罐。夏天元拉开柜门，

凝视着钢罐，一瞬间，他呼出的气息在浓浓的寒意中凝成了霜雾。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是特殊的咔、咔、咔的声音，那是夏天元和胡相文联

系专用的电话铃声。

“准备好了吗？”胡相文问。

“好了，这两年以来我一直就在等这一刻！快过来吧。”夏天元兴奋而期待

地说道。

胡相文是夏天元在西坦最好的朋友。两年多前，夏天元刚到西坦的时候，

在研究所落成庆典前的那天晚上，夏天元的助手肖风行在布置典礼会场时，不慎

从梯子上摔落。当时肖风行头部受重伤，被紧急送往西坦市人民医院。肖风行在

当天值班医生胡相文的抢救下，得以生还。在救助的过程中及后续治疗期间，胡

相文精湛的医术和从容淡定的气度折服了夏天元。在随后的交往中，夏天元得

知：胡相文原来在上海人民医院做脑外科副主任医师，曾经在一次对高级领导的

开颅手术方案上和科主任意见分歧，最终屈从了主任。主任错误的方案导致领导

死在手术台上。当时医院压力很大，但主任背景雄厚，人脉甚广，最终大事化

小。但因胡相文是主刀医生，顺理成章地要担负主要责任。责任认定下来后，胡

相文愤而辞职，回到老家西坦。

警报系统的蜂鸣器在响，红色的指示灯在闪烁。从监控器上夏天元看到胡

相文拎着两个大箱子站在门口。夏天元撤销了报警系统后，给胡相文开了门。

安平之前一直在北京的一家光学研究院里工作，她从事的高能激光的研究

和夏天元的研究有很高的相关性。安平知道夏天元的研究遇到了瓶颈，在现实环

境中，夏天元的研究需要同步卫星的支持。在计算机模拟中，实验环境和现实环

境的误差值的分布，决定着这项实验的进展。从那时起，安平就默默地把夏天元

的研究和自己的研究并案研究了。在某些细分的领域，安平的研究深度不知不觉

中已经超越了夏天元，甚至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沿。

“开始吧。”胡相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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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台上，布满了密密麻麻颜色不一的线缆。“确认 UPS 系统的持续时间

了吗？”胡相文问。

“3 套电池组，每组 30 块高能电池，两套主机，可以支持主计算机运行 72

小时。”夏天元回答。

两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冷柜，抬出钢罐。在把钢罐放在工作台上后，夏天元

马上给钢罐接上电源和各种各样的线缆。

“预计解冻时间 180 分钟。第 179 分 30 秒输入 300cc O 型血，温度 37℃。”

胡相文冷静地部署，夏天元紧张地执行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夏天元在低温的实验室里竟出了一身汗。

“准备输血。”胡相文喊到。

夏天元从恒温柜中取出血袋，接入钢罐，鲜红的血液汩汩地流入钢罐。

接驳的主机显示器开始有数据跳动：0110110111100011100100100010001……

“正常吗？”胡相文问。

“不知道，现在还不确定，但是显示有数据输出。”夏天元紧张地回答。

“植入电极，刺激视觉中枢、听觉中枢、语言中枢。”胡相文的声音依然

平静。

主计算机的屏幕浮现出一张数码构成的脸，这是夏天元所设定的程式，触

发的条件是系统开始接受有规律地输出数据。

“可以多大程度上复制？”夏天元问。

“要看我们的速度和存储空间了。”胡相文说。

“我们有 6 台超级服务器，24 核 48 路，最大内存 500TB。”夏天元说。

“应该够了。我们理论上有 48 小时，之后蛋白组织会逐步衰竭、分解。”胡

相文说。

数码脸在一点一点地由平面变为三维。三维的层次加深，说明正在源源不

断地获得数据的填充。

“每隔一个小时，给钢罐降一次压，注意控制钢罐内部温度的上升速度。”

胡相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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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元和胡相文极为默契地配合着，他们所用的技术，在 CHC 集团内是最

高密级的，但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 K 国的密切关注。

“电能的无线传输和高能存储，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我想知

道。”K 国国防工业公司总裁沃顿在公司战略研讨会上，对工业情报部的总经理

阿尔蒙德说道。

“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政治噱头，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

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力的投入，不太值得呀！”阿尔蒙德不以为然地

说道。

“让你的人深层次、全方位地了解，不要轻易下结论。”沃顿严肃地说。

“好吧，让我们看看中国人到底在搞什么样的把戏。”阿尔蒙德无可奈何地

回复道。

K 国国防工业公司科技部的史密斯博士，从 5 年前就开始集中所有研究力

量主攻“物质的瞬间转移”课题，这一课题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史密斯博士是

总裁沃顿最看重的天才。刚刚 40 岁的史密斯统领着国防工业公司科技部这一最

高端、最核心的研究机构。史密斯的研究正在遭遇困境，他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

上的，他的核心思路常常无法和其他研究员取得有效沟通，他和他的团队在“传

输”的途径上意见分歧很大。前任科技部的头儿里奇博士和他的团队合作得很

好，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进展。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前，沃顿宣布由史密斯接任里

奇，里奇担任史密斯的副手。

里奇博士的家世显赫，他的家族在 K 国的势力不可小觑。史密斯博士和里

奇博士微妙的关系，是科技部里的公开秘密。史密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里

奇，但是他无法改变里奇和里奇旧部们对他的不满。史密斯初来乍到，以及普通

的出身背景，使他在国防工业公司中缺乏号召力。

史密斯博士进入国防工业公司的审核，是由阿尔蒙德亲自主导的。经过 6

个月缜密的调查，阿尔蒙德为史密斯盖上了审核通过的印章。史密斯放弃了在国

家物理研究所舒适的工作，进入国防工业公司工作，多半是为了沃顿的赏识。另

外，他也一直想将停留在实验室里的理论运用在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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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胡相文问。

“速度非常快，进展顺利！可以开始构建逻辑体系。”夏天元激动地

回答。

从周五下午 4 时开始，到现在周六上午 8 时，两人已经奋战了 16 小时。

“从现在运行的速度来看，再有 10 到 12 小时就可以复制完毕。”夏天

元说。

“越快越好，蛋白组织不能长时间保持稳定。细胞在休眠了那么长时间后会

重新唤醒，这样的生化反应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时间越长，风险越大。”胡相

文说道。

“相文，你说她一旦苏醒，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吗？”夏天元担心地说道。

“应该可以吧。在她的最后时刻，我们已经在和她沟通相关的事情了。”胡

相文说道。

“可是她当时是昏迷的状况，不知道我们沟通的有效性有多少？”夏天元担

心地说。

“从我对她当时的大脑的综合反应测试来看，我认为你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再说事故中她的脑部受伤程度比较轻。”胡相文安慰道。

随着数据的不断填充，一张睿智而清秀的面孔已经浮现在显示器上。

“这是她 30 岁生日那天我给她拍的，那天她真美。”夏天元指着显示器说道。

“我想她会喜欢的。她的自我认知系统会让她看见自己最美的样子。”胡相

文认真地说道。

显示器中，安平的面孔清晰地浮现着。她的神色安详，双眼微闭。三十多

年的岁月没有改变这个单纯女人可爱的面容。

复制的工作又进行了 8 小时。不知不觉中，整整 24 小时过去了，两个男人

不知疲倦地疯狂工作着。这时安平的逻辑思维框架已经完全建成。

晚间 10 点的时候，系统的“嘟嘟”声提示所有信息已经复制完毕。

“我要输入系统启动提示码了，相文。”夏天元紧张地说道。

“好，我太紧张了。”胡相文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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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元也颇为紧张，他专注地看着信息数据，不自觉地低喃了两句诗：“红

墙已故青苔上，古道兴亡俱成荒。”

屏幕中的安平缓缓睁开双眼。夏天元呆呆地看着安平，那种感觉真是难以

名状。那么靠近，却又感觉那么遥远。这时，屏幕中的安平竟然流下两行泪水。

夏天元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掩面痛哭起来。胡相文松了一口气，悄悄地走

到角落里，刚坐下便马上睡着了。安平的最后记忆信息告诉她，夏天元在她身边

哭泣，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他和她约定了系统启动码，就是这两句诗。之后，

她在风中远远地飘去，思念是唯一牵着她的线绳，现在有人在牵动它。

“夏川怎么样了？儿子一切都好吗？”安平的声音从音箱中传出来。

“他很好，现在他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回老家过暑假。”夏天元轻轻地回

答道。

“现在是什么时间，我的意思是哪一年？”安平问道。

“2030 年 8 月 10 日 22 点 31 分。”夏天元说道。

“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就两年多了。”安平轻叹道。

“回来了就好。”夏天元已经从和安平的简短对话中，知道了安平的系统在

正常运转。

“有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天元。”安平幽幽地说道。

“我会和你一起把它们拿回来的。”夏天元哽咽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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